
他又夢見那個人。 

他聽見自己對他說「拔劍」，那個人只是徐徐由菸管吐出一口煙，朦朦朧朧地掩住表情，但是他

知道他在笑，還有不曉得打哪傳來的笛聲縈繞耳邊。 

夢中的自己向著對方踏出一步，催促地再說一聲「拔劍」，然而自己肩上雙劍還沒有動，他的意

念裡竟然也沒有殺意，夢外的自己皺了眉。 

「掠風竊塵。」 

他聽見自己這麼說，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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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無生睡醒的時候天還沒有亮，月亮已經下沉了天色尤其晦暗，他卻也無意點上燭火，他起身

梳整盥洗，棉巾擦向左頰時一如以往遭遇些許阻力，他摸摸自己的臉，從枕邊拿起精心鉤製的

罩面。 

『我找到一樣可以送你的禮物了無生。』 

幹盡雞鳴狗盜之事的惡徒送了他說是用西幽冥蛛絲做的罩面，輕若無物卻堅韌無匹，在月光

底下還會泛著黑透的藍光。他的臉從來沒有受過傷，不需要什麼護具，但是那個人我行我素不

聽他的拒絕，殺無生戴上那精緻的罩面時對方笑得萬般得意令殺無生只覺得對方僅是為了自

我滿足。但是他一直留著這罩面。他用拇指摩挲它滑順的表面，指上的劍繭勾出細微的聲響。 

『你臉上有著龍族的印記，你不想讓人知道吧。』 

殺無生冷哼一聲：『曾經看到過的都已經成了我的劍下亡魂，死人什麼都不會說。』 

『但是我還活著啊，你又不會取不用劍的人的性命。』說話的人笑嘻嘻的，『用冥蛛罩面跟你換

這個祕密，那麼我還可以繼續待在你身邊想想要從你身上偷走什麼，你也不必為難要不要殺

我，這個交易不錯吧？』 

一開始說是禮物，下句話便說成了交換，全由那人信口開河，根本沒有一句話可以聽信。痴攪

蠻纏攆也攆不走，令人煩心的程度跟如今音訊杳然讓他奔波追蹤一般，連睡夢都不得安寧。即

使如此，殺無生是個惜物之人，物品沒有對錯，他沒有朝它泄憤。天微微亮了，他依著這冷涼

的光線對鏡撩起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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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異族混血的小孩不祥，尤其是在窮暮之戰中被妖魔掠劫征服的龍族，沒人能夠擔保之後的

龍族是善是惡，寧可防患未然——族人原意要殺了他，記憶中是家裡的姨母們帶著尚在襁褓

的他連夜逃亡，後來的細節他想不起來了，但是他的耳朵記得夜風呼號，野草割過肌膚的疼痛

，姨母們淌落的微涼的血。最小的阿姨將死之際化成了一條蛇，環著他，森林裡的野獸不敢靠

近。他沒有哭泣，只殷殷呼吸著。對初生的他而言生跟死的界線很模糊，忘記呼吸的話就會跨

進另一個世界。在他真的忘記呼吸之前後來成為他師傅的人發現他。他全身幾乎遍是鱗片。 

慢慢地你身上的鱗片就褪光了，他的師傅只是輕描淡寫這麼說，對他黯澹泛青的膚色沒有另

外解釋。只是他左頰在眼角底下一小片的龍鱗始終消不去，儘管不細看也瞧不出，他下意識地

留髮藏住半邊臉。 

他的師傅話很少，一開始也沒有教他武藝的意思，把他養大了點只讓他打理日常上下；意外的

是他竟然能跟鳥類溝通，把他豢養的猛禽全放了，他吹笛牠們又會回來，他也就隨他去。 

少年的嗜血性情他的師傅也看在眼裡，他狩獵回來的野獸屍體時常爆裂不成形，見到血少年

一向稍顯無神的雙眼發亮得有點駭人。有天他自己收拾了書屋，喚少年到案前，給他取了殺無

生這個名字，權作收徒的規矩。 

身為用劍之人也只能教少年劍道來引導他的性情，果然非常有用，而且少年不是普通有天分，

他不大需要教他什麼，他有他自己的道。少年專注於一件事便對其他再無興趣，對劍道的追尋

激烈而純粹，他很想看少年能走到什麼境界。於是他對他說，所謂拜師學藝學藝敗師，你若能

打敗我，就可以下山了。 

少年的下山之日並不遠，那一日也是他第一次殺人，臉頰上濺了人血，細小的鱗片活躍起來激

昂得他都聽得見那尖銳的摩擦雜響，與他血脈裡的鼓動共鳴。眼睛流下的淚稀釋了血液，也讓

他冷靜下來。顧念師傅對他有恩，所以少年方才是一劍刺進師傅心窩，不是斬得他面目模糊。

師傅一直等著他來殺他，永遠闔上眼睛的當下甚至帶著笑容。少年替師傅換了乾淨衣裳，仔細

看著他許久，之後慎重埋葬了他。 

少年走進師傅的書屋，書案上擺著雙劍與一紙信箋，寫了「鳴鳳決殺」四字。師傅給了他名，也

留下了號。他拔出雙劍，劍脊旁鏤了「鳳啼雙聲」。劍身嶄新無痕，看來是師傅特地為他準備。 

少年劍客在江湖闖出名聲所耗的時間很短，起初是他投戰帖給人，為了有更多決鬥的機會他

開始以殺人為業；後來不消他費心，別人自會找上他，尋仇的，挑戰的，但是沒有求道的。殺無

生不會聽他們是為了什麼理由跟他相殺，他的劍自然會問他想知道答案的問題。對招時刺激，

他又活下來時內心卻泛起一種深沉的空虛。於此同時，他的身體有一股殺戮以外的快感逐漸

甦醒——血的腥羶，汗的溼濡讓他的下身脹得發疼，他不曉得那是為什麼，因為他從未關心劍

道以外的事。他回劍入鞘，在冷風中疾走，直到那份灼熱消褪。 

後來他有點明白那是怎麼回事。 

有次他受人委託要剿滅東離南部最有名的萬劍山莊，他還特意下了帖子，時辰到了劍莊大門

緊閉，他輕巧破了門，看門小卒還沒來得及反應已被劈成兩半，殺無生反手背在身後，遊園般

走過占地甚大的前院。過了二門，隔著中院他便看見堂前一片狼藉：劍莊的人由上夜飲宴持續

耽樂，已經白日仍未罷休，肉體堆疊交合，空氣裡浮動著野獸會掩藏的氣味，他晨起時偶爾會

在褲襠聞到的氣味。他想通似地哦了一聲，略帶興味地望著那些仍沒發現他的人，大多時候盯

著近乎全裸的男人，要不是過來添酒的侍女尖叫起來他應該還能再看一會兒。殺無生安靜等



待終於意識到他的劍莊弟子繫上褲帶找到自己的劍，這些人之中沒有莊主，也沒有傳聞劍術

更勝乃父的少莊主。 

殺無生顯然被小瞧了，但是這不影響他執行任務，他也並不在乎給人嘲諷趁火打劫，沒有武人

的警醒就不配執劍，只是再次問不到有趣回覆讓他倍感無聊。打前鋒的三名弟子擺了陣式向

他衝來，他瞇了眼，雙目再睜之際三個人便碎成萬段，沒人見到他的劍出鞘。鮮血噴上他的皮

靴，殺無生垂睫看了一下便緩步前行，踏過那片碎骨破肉，濺出水聲。賓客與伎人倉皇跑光了

，依然為數眾多的弟子沒人敢貿然進攻。 

貌似大弟子的高壯男人叱喝自己的師弟怯懦，喊道即使師父不在萬劍山莊的千巒劍法也必能

退敵，要所有弟子排出七人一組的山形劍陣包圍殺無生。被眾人環住的殺無生瞅著高壯男人，

知道自己方才瞧得最久的就是他。他有點怔忡，眾人呼喝的聲音讓他回神。他皺起眉，沉聲問

發號施令的男人莊主去了哪裡——「你就是少莊主嗎？」男人不回答他。 

「輪不到你問問題！鳴鳳決殺，今日你就要死在『絕峰萬壑』底下，也算你不枉——師弟們，

上！」 

男人最後一字的尾音未盡殺無生的雙劍已經衝上天際，幻作滂沱劍雨落下，劃破眾人雙手軀

幹，接著平貼地面絞過他們的腿腳，哀嚎聲四起，當雙劍回到殺無生手中已經斬下所有人的頭

顱，只剩還站在堂上、一臉驚訝的男人。殺無生挽了一串劍花，甩掉劍上的血。 

「你很有勇氣，留到最後跟我單挑。」殺無生的語氣相當愉快，他甚至笑了，帶著比實際年齡還

年少的稚氣。他伸劍指著男人。 

「事關委託所以我再問你一次：莊主去了哪裡？還有，你就是少莊主嗎？」 

殺無生的傲慢讓男人咬牙切齒，拔起他腰際的重劍，仍然不回答殺無生的問題，然而他還未跨

出半步胸口已被單劍貫穿，咳血都沒聲音，倒了下去。 

「真固執啊。」殺無生不是用內勁讓劍回鞘，而是踩踏滿片屍塊，走上大堂越過他唯一留了全屍

的男人屍體，拔下釘在柱上的劍收回鞘內。他轉過身，將面地倒下的男人踢成仰臥的姿態，意

味不明地用腳在他胸膛上推搡，令他滿身除了自己的血還有別人的血。殺無生最後把腳踩在

男人的褲襠。跟堅硬的胸腹不同，那裡相當柔軟，殺無生自己的那裡卻硬了。他伸手探進自己

的衣袍。 

他繃著臉，踩著男人下體的動作越來越激烈，與手上揉弄的節奏一致，直到自己顫抖著低喘。

等到他呼吸平息下來，他才發現男人的全屍保不住了。 

他還沒想到該怎麼追緝不在此處的莊主與少莊主，一道懶洋洋的好聽聲音從院落一旁的松樹

間傳來。 

「哎呀哎呀，原來名滿江湖的鳴鳳決殺有這麼不良的嗜好，真是想不到。」 

殺無生沒有循聲望去，只有右肩一抖，那側的劍激射而出，絞碎了那片林葉，棲息林中的禽鳥

在利劍逼近前成群飛起，掩蓋了秋日的陽光，山莊前院因而暗下幾分，群鳥驚惶拍翅墜下的散

羽混在磔斷的枝葉，大半樹林毀在他的一擊，單劍利索地回鞘。 



在他動手之際說話的人的氣息早已消失了，殺無生對對方的身手於是有了琢磨，但是那人不

是眼前應該優先解決的對象——煙塵鳥羽落盡，殺無生看見敞開的二門前一老一少騎著馬神

情冷肅地注視著他。 

正主兒來了，殺無生這麼想，默然打量兩人。老者相當魁梧，腰間配著一口重劍，符合他聽聞

千巒劍法剛烈霸道的印象，但是這麼看來老者身旁的青年未免太過細秀，手裡提的劍比鳳啼

雙聲還薄，而他的劍術還勝過其父？ 

「鳴鳳決殺為了何事屠了老夫的門人？」一老一少下了馬，萬劍山莊莊主一手握著劍柄質問殺

無生，他的問題讓殺無生思考起來。 

帖子沒有送到嗎。殺無生回想萬劍山莊的人毫無準備的反應，莊主少莊主甚至出了門，現在還

不知道他為何而來，看來只能推論帖子送丟了——殺無生想及那把好聽的聲音—— 

或者給有心人攔截走了。 

殺無生無法再細想，匆匆翻身離開原地，因為萬劍山莊莊主的劍風凌厲地向他掃來，雖然避過

殺著，他的衣襬仍給劃開了。殺無生並未即刻反擊，反而整了整衣裝。 

「有人委託我滅了貴山莊。」殺無生略帶厭煩的語氣說著，「但是我是殺手不是刺客，暗地偷襲

不是我的道，加上久聞貴山莊劍名，一月之前特地捎人送過拜帖，不過看樣子帖子是沒送到

了。」他緩緩拔出雙劍，特意望向還沒動手的青年。「那也不是太重要的事，莊主少莊主既然回

來了省得我一番好找，」他原先顯露乏趣的雙眼閃爍豔紅精光，飢渴得如同掠食的野獸。 

「我的劍想向二位討教。」話聲方歇殺無生已經主動投向莊主二人，掀起澎湃劍潮，周遭的破碎

骨肉與斷枝殘葉都給捲起，形成厚重的渦流壓向對手，莊主沉穩地揮動重劍，以不動如山的氣

魄劈開那團重物，瓦解了殺無生的攻擊，少莊主並覷準殺無生招式已老的時機拔劍刺向他的

咽喉，削斷了殺無生一縷頭髮。殺無生轉腕回劍，逼開少莊主的劍勢，與他們拉開距離。殺無

生看見少莊主用細劍挑動他被截斷的髮，靈巧地將髮絲橫剖開來，從喉頭發出低笑，接著朗聲

笑開。 

「有意思！」殺無生使出十成流星步閃到少莊主面前，雙劍聯劈讓人看不清楚，少莊主一連退

了十數尺，然而他一一接下了殺無生的攻擊，同時莊主大劍斬向殺無生，令殺無生悻悻然收招

避開，臉上盡是被打擾的惱怒。此時老者低聲對青年說：「澄兒，為父擋住鳴鳳決殺，你趁機快

走。」 

「爹！」青年的臉色變得蒼白，「別說這種話，我們聯手不會輸。」老者搖了搖頭。 

「你知道的吧，未拔劍就知輸贏了，儘管現在乍看咱倆占了上風⋯⋯」青年低頭看向老者的手，老

者的虎口都已裂開淌血，雙臂痙攣。「你的使命是把萬劍山莊的劍法傳下去，不要在此無謂丟

了性命。」殺無生打斷了他們的對話。 

「你們注定要共赴黃泉的，不必打什麼小算盤，何不放開心胸跟我比一場，贏得了儘管把我的

命拿去。」他瞅住老者的雙手。「看來千巒劍法也沒有特出之處，真是令人失望。」他瞥向青年，

挑釁地笑了。見青年吞忍不下老者急了，出手點了青年的睡穴，把青年架上馬，讓牠帶著他離

開戰地。老者的行為令殺無生臉色冷了下來，但是他感到老者去除後顧之憂後精神凝聚氣場

變得宏大，讓他興致沒有掉得太厲害。 



「既然如此，我先解決你，再去找你一心想留下的命脈。」殺無生說完便戮力攻向莊主，老者將

重劍插在地上，從正反劍脊各抽出一把細劍，架住殺無生的鳳啼雙聲，發出金屬交擊的嗚咽。

殺無生退開，饒富興味地望著莊主的雙劍。而儘管接住了殺無生的攻擊，萬劍山莊莊主的雙臂

止不住抽搐，連握劍都勉強。 

「原來千巒有這個意涵⋯⋯」他手腕一轉，剷出兩道劍風將老者夾在中央。「有意思，但是以你那

廢掉的雙臂又能怎麼辦？」 

「⋯⋯放過我的兒子。」 

殺無生聽了笑了，他的手腕再次一翻，負傷的老者擋不住殺無生兇悍劍氣的夾擊，被兩股劍旋

絞得血肉模糊，只剩頭與雙腿還辨識得出原貌。 

「好啊，」殺無生走近不知是否還有意識的老者，彎下腰像是對老者噓寒問暖柔聲說道：「如果

他的劍殺得了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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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無生站在被他屠殺一空的院落中央，仍然感覺不到那個人的任何氣息，方才跟莊主戰鬥時

他一直分神留意那個人會不會突然出現，儘管未有察覺蛛絲馬跡但是殺無生就是非常在意。

以武人的修為探測不到，然而他野獸的直覺卻告訴他那個人的視線始終跟著自己。這讓殺無

生相當不快。 

此外還有少莊主那條漏網之魚。殺無生並不真的在乎任務沒有完成，而是對方的劍術究竟到

何境界讓他非常好奇：他的劍跟其父的不同形制所以使的也是其他劍招吧，千巒劍法看來不

是膚淺的把戲，人說它剛烈霸道不過是其一面貌，真是有意思。沒有父親的庇蔭了那個人會不

會發揮全部實力呢，還是跟一般人一樣被仇恨遮蔽了理智反而荒腔走板根本不值一哂。真是

有意思。而再回想一下，青年長得十分俊秀，練武的體格儘管瘦還是很禁得起折騰的吧，這也

真是有意思。殺無生又低笑起來。 

殺無生沒有往外追蹤跑走的馬匹，反而往內屋走去，整幢山莊早已淨空，有命留著的人逃亡時

帶不走所有細軟，留下的物資夠殺無生在此守株待兔幾個月——萬劍山莊的少莊主一定會回

來的，至於那個人，就算不確知他的目標為何，殺無生的直覺讓他知曉那個人也會轉返的。 

身上的血腥味與汗臭讓他難耐，殺無生索性脫掉自己的衣服，踢開皮靴，赤裸地在山莊內摸索

浴室所在，找到依著天然溫泉闢成的浴池。他摘下髮飾，潛進溫泉，令他通體舒暢，他在偌大

池中來回游了許多趟。之後他梳洗乾淨，放鬆地漂在池中，閉起雙眼。 

山莊內外相當安靜，倚在池邊半身泡在泉水裡的殺無生明白食腐的猛禽應該在院落大啖。人

生最後若是如此已經是他想得到的最好結局了，死於問劍之道，屍身獻予飛鳥，相當潔淨，相

當純粹——殺無生睜開眼，看見少莊主竟然站在浴池另一邊。 

但是那個視線不對。而且沒有用劍人的氣息。同時他發現氤氳水氣中有別的成分，他的身體動

不了。樣貌是少莊主的人脣間吐出那慵懶的好聽聲音，緩步走近他。 



「哎呀哎呀，殺光了所有人還霸住了整座山莊，這鳩占鵲巢的行為豈是鳳鳥的習性？鳴鳳決殺

的嗜好真是不良呢，在下今天長見識了。」「少莊主」臉上露出陌生的笑意，殺無生死盯著他，

終於看清來人。 

對方一襲靛袍，眉髮全白，雙眼卻是赤紅的；面容俊雅甚至可稱秀麗，手上擎著一只造型別致

的煙管。他蹲到殺無生面前，邊說話邊吐出煙，笑容更是甜蜜：「見著在下很意外呢，是把在下

認成了什麼人嗎？」 

「⋯⋯我還不知道閣下是哪位。」他還可以說話。殺無生潛運內勁，但是丹田沒有反應，四肢仍然

不能動。來人把他的嘗試看在眼裡，只是笑笑。 

「在下要進來時讓外頭靈鷲的陣仗驚了一跳呢，難道鳴鳳決殺也能支配鳥類嗎。」這個問題換

殺無生不回答他，對方也不甚在意。「也難怪，鳴鳳決殺殺了那麼多人，要靠獻肉給靈鷲洗淨

罪孽。」殺無生凌厲地瞪著對方。 

「不管你是誰，下迷香真是齷齪，比我的雙手還不乾淨。」對方又笑，殺無生心底不得不承認對

方除了聲音好聽又長得好看。 

「我是來找你的。」 

「我知道。」雖然不確知目的是什麼，殺無生至少已經明白對方是衝著自己來的。 

「真是有信心。」好看的人眼眉一瞬，殺無生發現他的眼角也是隱約紅著的。煙管冒出的煙氣味

不一樣了。 

「你讓我相當意外，這是為什麼呢⋯⋯」說話的人眨了眨眼，不知道在盤算什麼，空著的手撫上殺

無生的臉，殺無生冷冷看著他。撥開瀏海時他也流露驚訝神色，而後笑得更深了。 

「龍族啊⋯⋯難怪可以支配鳥類，這樣讓我想把我的真名告訴你。」他靠得他更近，帶著一股由體

溫熨開的迷人味道，令殺無生的肌膚毛髮騷動起來。對方的口吻更誘惑了：「在那之前，我想先

問你只喜歡屍體嗎？」 

殺無生「哼」了一聲，同時察覺自己的身體可以動了，迅捷地將對方拖進水裡，壓著他好一陣，

接著掐住對方的脖子拉出池面，對方都沒有掙扎，倒是一直笑。 

「活人很麻煩。」對方笑得更開懷了，殺無生清楚感覺到他胸腔的振動。「你不用劍我不殺你。」

他扯開他的襟口，雙腿夾住他的腰。果然體格結實，殺無生愉快地舔了脣。他本來有很多事要

問他，不急於一時。「不過要讓你死的方法多得是。」 

「哎呀哎呀，鳴鳳決殺的嗜好果真不是普通的不良啊。」好看的人調笑著，雙臂環住殺無生的頸

子，在他耳邊輕聲說：「凜雪鴉是我的名字。」 

「我對你的名字沒有興趣。」 

他吻了他臉上的鱗片，「你不會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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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無生對待對方非常野蠻，對待自己也很野蠻：他扯開凜雪鴉溼透的靛色長袍，粗魯地甩到山

壁那頭，騎到他腿上，雙手揉亂凜雪鴉的月白中衣，撥掉他的髮飾，然後抓住他的後腦勺讓他

啃咬自己的胸膛。凜雪鴉同樣毫無忌憚，在殺無生的胸肌上留了幾道齒痕，狠狠囓咬他的乳頭

直到出血。殺無生捧起凜雪鴉的臉，蠻橫地親吻他帶血的雙脣，舔過他的牙床，舌頭攪在一

起。殺無生健美的背脊形成一道充滿野性的弧度，胸膛緊貼凜雪鴉的，他的血在凜雪鴉全溼的

白衣上暈開，那使他非常興奮。廝纏了一陣殺無生在凜雪鴉脣間咯咯笑了，雙手緊抓凜雪鴉的

臀部，隔著衣料以自己的性器磨蹭凜雪鴉的。殺無生橫衝直撞的愛撫讓凜雪鴉忍俊不禁，聲音

低了些，依然好聽，似乎還很從容： 

「沒人教過你吧，這般毫無章法跟頭小野獸似的。」殺無生不以為意，專注於滿足自己，腰扭得

更厲害：「死人什麼都不會說。」這句話讓凜雪鴉大笑起來。 

「所以我是你第一個活人嗎？聽來真令人開心。」殺無生沒有接話，只是咬上對方的喉結；看來

他很喜歡這種親暱，已經勃起的陰莖抖了抖。 

「那也得看你活不活得了。」 

「這麼活蹦亂跳真是可愛。」凜雪鴉這話說得嫵媚，眼裡閃過一絲狡黠，他一手握住殺無生的陰

莖，另一手繞過殺無生的腰探向他兩股之間，摩挲他的肛門與會陰，有意無意地逗弄他的陰囊

，殺無生得趣得呻吟。凜雪鴉安撫小動物般吻了殺無生的鼻梁，很慢地來回舔舐他臉上的龍鱗

，最後停留在他的嘴脣，舌頭纏繞舌頭，殺無生推開他。凜雪鴉又重複親吻殺無生的鼻梁，龍

鱗，貼在額上的髮。殺無生瞇上眼，變得安靜，專心體味凜雪鴉探進體內的指觸，凜雪鴉不時

睜開眼凝視殺無生閉眼時輕微搧動的睫毛。之後他把他撐起來讓他伏在池岸殺無生也順從地

任他擺布。殺無生以一側的肩膀當支撐，扭腰回看雙手扶著他腰際的凜雪鴉。 

殺無生那雙只在殺戮時才會發光的眼睛現在溼漉漉的，在潮潤的紫紅長髮間顯得純潔又妖豔

，黯澹的肌膚透出胭色，汗毛上浮著一層晶瑩的汗珠，全身散發情動的氣味。凜雪鴉心想殺無

生應該從來不知道他自己會有這種模樣，同時覺得自己到最後不一定能像早先預想的游刃有

餘。 

「你實在一直讓我相當意外。」這近乎示弱的語句讓殺無生笑得很得意，他的左手搭上凜雪鴉

的手背，帶他撫弄他的腰側、鼠蹊，硬得開始發疼的陰莖，語調仍然桀驁不馴：「是吧，鹿死誰

手還不知道。」說完他矯健地翻身撲倒凜雪鴉，解開他的中衣與褲帶，在手上吐了兩口唾液，

抓住彼此的性器搓弄。他沒打算讓凜雪鴉主導，對於疼痛也不在意，確定凜雪鴉的陰莖夠硬了

就把它塞進自己的洞，接著他在凜雪鴉身上搖晃起來。交合處的乾燥粗糙折磨著彼此，但是殺

無生同樣沒想過要體貼任何一方。 

越是疼痛他的快感越強，凜雪鴉也發現了這一點，抓住殺無生的肩頭用力一帶，讓他匍倒在地

，在兩人分開的短暫時刻他看到殺無生的洞口已經出血，凜雪鴉吁了一口氣。 

「你真是亂來啊。」而殺無生只是野獸般望著他，仿若未把凜雪鴉的話聽進去。血液的鐵鏽味讓

殺無生非常興奮，除非有比殺人更刺激的事否則他不會歇手。雖然是非常迷人的野獸，玩起來

也特別有滋味，然而要是不小心還真會搞掉彼此的性命。凜雪鴉貌似苦惱地「哎呀」兩聲。 



再下迷香太可惜了。 

他從中衣內袋翻找出一只袖珍木盒。盒子打開了漫出一股藥香，裡面裝了朱紅色的乳膏。凜雪

鴉挖了一指節的量推進殺無生的洞口，並攪動了一番。凜雪鴉本想說些什麼，殺無生沒讓他多

話，上半身壓向他又坐上他的陰莖，儘管凜雪鴉的手指還在他洞裡，猛烈地動起來，凜雪鴉倒

也順勢這麼頂住殺無生。 

有了乳膏的潤滑抽插變得很順暢，單純的快感累積得很快，殺無生一邊套弄自己的性器，毫無

遮掩地喘息，身量較高的凜雪鴉把殺無生壓在胸腹之下，左手拉開他的右腿，讓自己的陰莖又

重又狠地搗進殺無生身體深處，右手卻是圍住殺無生頭頂，簡直溫柔地扶著殺無生的右耳，任

他在自己頸邊忘情呻吟，凜雪鴉感到如此銷魂於他也是難耐，但仍是殺無生先激動得抽搐，夾

緊了他，讓他差點禁不住跟著洩了。他停下所有動作，以相同的姿勢罩著殺無生，等他在他懷

裡逐漸平靜冷卻。在這片刻凜雪鴉罕見地覺得說話可惜，反倒是殺無生先開口。 

「你沒死啊。」殺無生的聲音有點疲倦沙啞，也有很深的滿足，這讓凜雪鴉還在殺無生體內的東

西變得更硬了。殺無生低低笑起來，翻過身讓彼此面對面側臥。 

「你長得人畜無害的皮相，下面的傢伙倒是挺兇猛的，還很有精神的樣子。」殺無生再次擺動起

他的腰，但是柔軟，溫存，暫且不想讓凜雪鴉爽快。 

凜雪鴉任由殺無生耍賴，用左手撫摸他的背。池畔的石塊磨得殺無生的背有許多刮傷，凜雪鴉

縮手查看自己手上又沾了殺無生的血，媚眼瞅著殺無生舔掉它，再把手指伸給殺無生吮吻。殺

無生順著凜雪鴉方才舔過的方向，從掌阜舔到指尖，更含住他的中指，眼睫掀動的模樣非常色

情。凜雪鴉半瞇著眼，懶洋洋的語調暗藏一絲隱忍： 

「當然了，殺人不眨眼的鳴鳳決殺這麼可口，知道沒人曉得的這件事讓我可快樂呢。」凜雪鴉又

匐到殺無生身上，一次再一次地頂著他，這回殺無生悶著沒出聲，只是看著凜雪鴉情酣神醉的

表情，同時感覺到凜雪鴉紅色眼睛裡頭什麼都沒有，於是身體的極樂愈顯尖銳真實。生跟死的

界線跟在森林殷殷呼吸時同樣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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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無生回神時凜雪鴉又是那個太過好看的笑容：「懵過去了？」 

「是你太無趣了。」 

「真是心口不一。」 

凜雪鴉帶著笑意說著，低頭看去，殺無生的精液斑斑點點地沾在彼此的小腹。確定殺無生也看

見了，凜雪鴉再用力挺了幾下終於射精，才緩緩把自己的陰莖抽出殺無生的洞，一派輕鬆地舔

掉殺無生身上兩人的精液。殺無生也摸著凜雪鴉相當結實的腹肌，仍然硬著的陰莖，把馬眼殘

留的精液都擠出來，放進嘴裡吃了乾淨。殺無生的舉動讓本來射了精就想去梳洗的凜雪鴉改

變主意，躺回殺無生身邊，又是一手抱攏殺無生的耳側。殺無生瞅著他半晌，閉起眼，反手握

住凜雪鴉貼在他耳朵的手掌，摩挲著確認什麼。 



「你的手不像握劍人的手，」也沒有用劍人的氣息，「倘若竟是厲害的劍客，那就跟你睡夠了再

殺了你。」 

凜雪鴉沉默了一瞬，又是甜蜜的語氣：「不是殺了再睡嗎？」 

殺無生絲毫不加思索：「殺了也會再睡的。」 

「哎呀哎呀，鳴鳳決殺的嗜好總是出人意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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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劍山莊這口溫泉水質可稱上乘，對療養修煉都很有裨益，當初建莊之人有遠見。」凜雪鴉悠

閒地泡在池中，自顧自品評萬劍山莊內外，彷彿自己是山莊邀請的貴客，甚至點上了菸吞雲吐

霧起來。殺無生不理會他，當他不存在，又仔細洗了自己一回。 

髮尾滴著水，殺無生踏出浴池，好似全沒想到要穿衣，劍指一比鳳啼雙聲便到了他手裡，單劍

架上還在水中的凜雪鴉脖子旁。凜雪鴉笑笑的，好整以暇地吐出一縷輕煙，裝傻問道：「欸欸，

不是說鳴鳳決殺不對不使劍的人動手嗎？」殺無生冷冷笑了，右眼露出渴望見血的欲念。 

「就算不使劍，你的流星步練到我無法立即察覺的程度也說明了你不是泛泛之輩，」殺無生劍

鋒一挑，在凜雪鴉咽喉劃出一道細痕，但未出血。「要不是這樣逮得到你嗎？」 

「哎呀哎呀，原來鳴鳳決殺不是只憑莽勇的武夫啊，居然懂得以色相誘，令在下刮目相看。」凜

雪鴉仍然相當鎮靜，甚至抬起上身，讓殺無生的劍尖抵在他的心窩。「還是說，流著龍族血液

的鳴鳳決殺也有交配期？」殺無生確實將劍刺進凜雪鴉胸口半寸，凜雪鴉面不改色，仍然微微

笑著，赤紅的雙眼直盯著殺無生。 

「揶揄的話就免了。我可以不殺你，雖然麻煩了點，挖掉你的眼珠或者割掉舌頭也不是大不了

的事。說，你為什麼找上我？」 

「久仰鳴鳳決殺大名，在下想親自認識——」凜雪鴉略略側身，沿著殺無生的劍站到他面前，低

著頭在殺無生耳邊說：「江湖上都說鳴鳳決殺殘忍暴虐，在下原以為會是樣貌恐怖、不可接近

的猛漢，沒想到是這麼年輕纖細的麗人⋯⋯」凜雪鴉輕笑，氣息吐在殺無生耳畔：「不知道還有誰

能比在下更接近鳴鳳決殺呢。」他更放肆地把手放在殺無生仍然溼潤的恥毛上，向下摩挲殺無

生的性器。 

「不想現在死無全屍的話就把你的手拿開。」 

凜雪鴉笑嘻嘻地鬆手，以那隻手拭去胸口的血，抹在自己的脣上，慢吞吞地抿掉，這反而讓殺

無生心底有點騷動，幾乎忘了他要問的下一件事。凜雪鴉此時已經走到浴池另一側，撿起他被

殺無生撥落的頭飾。 

「你知道我要滅了萬劍山莊？從多久以前就開始調查我？」 



「您真是小看自己啊——鳴鳳決殺的動態整座江湖可關切的呢，只要不是聾子都聽得到鳴鳳

決殺又在哪裡殺了什麼人。」 

殺無生皺起眉：「那為什麼偏偏萬劍山莊的人全不知情？」 

「哎呀，這個嘛，」凜雪鴉挽起髮，戴上頭飾，事不關己地說：「在下怎麼會知道呢，在下只是追

著鳴鳳決殺的身影來到這的啊。」他又緩步走著拾掇自己的衣服，換他不把殺無生當回事：「就

算在下可能看見了萬劍山莊少莊主往哪去了，鳴鳳決殺不也已經決定以不變應萬變了嗎。這

可是相當聰明的抉擇啊，何況在下確實不知少莊主去向。」凜雪鴉掂量自己溼透的衣服，無可

奈何地嘆了兩聲，終於看向殺無生，以一副只是在談論天氣的口吻說道： 

「在這空蕩蕩的萬劍山莊等著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報仇的少莊主不是很無聊嗎，既然我們對

彼此都有點意思，容我跟你作伴吧？」 

凜雪鴉的胡亂撩撥讓殺無生有些煩躁，卻找不出理由反駁他，而他確實還想跟他多睡幾回。他

收了劍，往內屋走去。 

  

＊ 

  

殺無生花了稍許時間打理自己的儀容，並去地窖拎了一罈酒，開了泥封便就罈口喝起來。第一

次血與性的欲望得到如此滿足讓他非常平靜。他喝完整罈酒還很清醒，又拿了一罈踱到前院。 

彼時已是中夜，猛禽們飽食後散去了，地上的碎肉被清得乾淨，血腥味因而淡了許多。殺無生

發現一處倒著一隻靈鷲。牠已經死了，身上的傷有一段時間了，即使如此也是要吃飽了再死

吧。殺無生扯下牠的雙腳，刨淨血肉，只取兩節腿骨，然後就任由牠繼續暴屍，其他的野獸自

會叼去作為糧食。 

殺無生磨平了鳥腿骨兩端，在上面量測距離畫記，用短劍在記號上鑽了幾個孔，做了兩支笛。

他坐在遍處血漬的大堂台階上吹起新笛。笛聲相當尖細，殺無生也不是在吹奏什麼曲調，反而

一逕越吹越高，到了刺耳的程度。 

「哎呀不是我說你這笛聲實在是⋯⋯」凜雪鴉帶笑的嗓音在他身後響起，殺無生不理他，繼續將

笛聲逼上最高，幾乎不再為人聽聞，凜雪鴉收斂起調笑神情。他聽到山莊外廣袤的森林在顫

動。不多久上百的夜梟飛進萬劍山莊，密密麻麻停在廳堂的屋簷，發出嘶啞的叫聲。殺無生閉

上眼。再睜眼時他說： 

「夜梟告訴我載著少莊主的馬匹往北方去了。」凜雪鴉哦了一聲，殺無生續道：「但是少莊主不

在馬背上。」 

「真是神技，多謝鳴鳳決殺讓在下開眼界。」凜雪鴉眼睫垂下來，語氣不像先前散漫：「那麼你如

何打算呢？」 

「明知故問。」殺無生冷淡答道，轉頭瞅著凜雪鴉，下個瞬間他笑得迷人。 



  

「等他來。」 

  

＊ 

  

探得少莊主仍在附近殺無生顯得比先前更為愉快，豪邁喝盡第二罈酒之後也無所謂凜雪鴉在

旁邊看，掄起鳳啼雙聲開始舞劍，帶動的猛烈氣旋不時發出割裂空氣的聲響，越舞越盛的殺意

衝上屋簷逼走了夜梟。明明在劍風範圍內，凜雪鴉仍坐在堂前怡然抽著菸，從煙管冒出的煙直

直上升，全未受到影響——即使殺無生將一劍射過他耳邊他與他的煙都沒有動搖。殺無生也

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地走向凜雪鴉，收起釘在大堂屏風上的劍，又回到庭院，流麗地抖出幾道

劍勢。 

「哎呀哎呀。」凜雪鴉往一側倚成臥佛姿態，白髮散在胸前，襯得自己的紅色眼睛有些妖異：「你

是因為很快又可以殺人了所以心情這麼好？」殺無生低聲笑了。 

「我在模擬該怎麼殺了他——七招，不，五招就可以分勝負。」 

凜雪鴉也笑了：「這麼有把握？」 

「鳴鳳決殺的問答從來不需要拖泥帶水。」 

「說不定他會很棘手呢。傳聞他是萬劍山莊歷來最強的劍者。」 

「那更好。」殺無生又是一副野獸掠食的神情，用手指撫摩劍身：「這樣才值得證我的劍道。」 

「哦～原來鳴鳳決殺不是普通的殺人狂啊。」凜雪鴉吐出一口煙，「竟然從鳴鳳決殺口中聽到

『劍道』二字，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我追求劍道已經十三年，至今沒有人能好好回答我他的劍道是什麼。」 

凜雪鴉含著菸嘴，幾乎笑出聲：「才十三年⋯⋯」他的表情讓殺無生相當不悅。 

「你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凜雪鴉那分疏遠的感覺淡了點，口吻中甚至有種明顯的柔情：「那麼我想問你，何處

是你求道的終點？」 

「不知道。」殺無生如此坦然的回答反讓凜雪鴉有點意外，殺無生看著凜雪鴉不解的神色，理直

氣壯續道： 

「劍道是沒有盡頭的，不比試不曉得自己的進境到了哪裡，要是我在問劍途中死於別人劍下也

是必然結局，那只是我個人生命的終點而已。」 

「那樣遙遙無期的追求不無趣嗎？」 



殺無生第一次不設防地笑了，爽朗明亮，綺麗如杏，讓人完全無法聯想絕多時的他陰鷙酷烈，

雙手沾染無數鮮血。 

「怎麼會無趣？光是想到我的劍可以一再突破我就開心得不得了，再者死得其所豈非人生快

事，有趣得很。」他又笑了一聲，聽來卻有些落寞：「我跟你這個不使劍的人講那麼多做什麼。」 

「我要是使劍的話你根本不會跟我講這麼多吧，應該已經殺了我。」或者被我所殺。 

「不錯。」 

凜雪鴉似笑非笑的，不知道在思索什麼，輕聲地說：「真是令人羨慕啊。」現在換殺無生不明白

，凜雪鴉沒有多作解釋。 

「我方才發現了一罇陳年女兒紅，敢問鳴鳳決殺是否有興致與在下共飲？」 

  

＊ 

  

他們去了室內，那間廂房似乎給凜雪鴉布置過，油燈的照明適中，窗旁花瓶裡插了秋桂，他的

靛青長袍用一支橫桿展開掛在衣架，殺無生才看清楚上頭梅枝白雪的織繡。凜雪鴉將酒盞與

點心置於榻尾的茶几邀殺無生上座，殺無生也不客氣，脫了護甲罩袍和皮靴就上了榻席，鳳啼

雙聲擺在茶几旁。 

「哎呀，不過是寒暄小酌，鳴鳳決殺依然劍不離身嗎？」凜雪鴉遞給他一隻天青色的酒杯，替他

斟滿。 

「我不想殺你它們就不會動，不必大驚小怪。」殺無生說完便乾了那杯酒，舔著薄脣。「你既然

色膽包天，沒理由這麼怯懦吧。」殺無生的話逗樂了凜雪鴉，他好聽地笑了，並且換了個姿勢，

斜倚在肘枕，肩膀幾乎靠上了殺無生；他新換的絲質白衣服貼他的腰身，襟口自然鬆開，胸腹

曲線讓殺無生看個徹底。 

「當然。不過鳴鳳決殺對在下相當放心呢。」他們視線相接，凜雪鴉拉長身軀越過殺無生取了另

一盞酒杯倒上酒，把女兒紅含在嘴裡，餵給殺無生。這個吻輕緩安靜，彼此分開後凜雪鴉的嘴

脣與眼角變得紅潤。 

「你不怕又有迷藥？」 

殺無生嗤笑一聲：「用那玩意掃興嗎，春藥還有意思些。」殺無生讓凜雪鴉摸上自己本就袒露的

胸膛，迎上他的吻：「別讓我無聊。我可沒打算跟你浪費時間。」 

「哎呀哎呀這真的是。」 

  

＊ 



  

這次他們做得很緩慢，殺無生學著不那麼暴烈性急，他用腿勾著凜雪鴉的，讓彼此摩著對方的

腳踝、腿腹、胯下、陰莖、小腹、胸脯，手掌貼住下背與臀部，手指伸進臀縫；凜雪鴉不時吻著

他的肩頭，銜住他盤在鎖骨前的髮束與琉璃髮飾，進一步舔他的喉結，下頷，嘴脣，臉頰上的

鱗片。殺無生瞇著眼，不免有點埋怨： 

「不要一直舔那裡。」凜雪鴉當然沒有罷口，舌尖描著殺無生的眼窩，低聲道：「為什麼不？我第

一次見到龍族跟人類生的小孩，這麼特別⋯⋯」殺無生突然甩了頭，琉璃髮飾將凜雪鴉的舌頭與

下脣割出血，一些血也沾在鱗片上，殺無生眉宇間透著幾分乖戾。 

「老是強調龍族你是活膩了嗎？」殺無生翻過身將凜雪鴉按在榻上，一手掐緊凜雪鴉的脖子，

手臂的青筋都暴出來。他低頭用力吻住凜雪鴉，令彼此都快窒息才放開嘴巴與手，下個剎那又

是吻得膠著。凜雪鴉在如此對待下同樣變得激烈，他雙掌緊扣殺無生的後頸，任殺無生再咬破

他的脣，把自己舌上的血抹在殺無生的口腔裡，殺無生掙扎地要脫開凜雪鴉的掌握，凜雪鴉的

力氣竟然不輸自己。而他聽到凜雪鴉輕聲喘著，該死的好聽嗓音在脣邊呢喃，哄著他：「好好好

，不說。」但是他仍舊吻著他的左邊眼角。殺無生突然連發脾氣都懶，反而笑出來，凜雪鴉終

於鬆開他，他撐起身，舔自己的脣。 

「我渴了。」他伸手去拿几案上的酒罇，直接灌了幾口，這種粗豪的喝法令凜雪鴉搖了頭：「哎呀

哎呀，這酒這麼好要慢慢品啊。」殺無生湊上嘴堵住凜雪鴉的，餵酒的動作沒有凜雪鴉來得熟

練精緻，好歹仍讓凜雪鴉分到了一半。殺無生倒回背枕，佯怒地說：「囉唆死了。」 

「那就不說話。」凜雪鴉順勢又匐上殺無生精瘦的身軀，雙手撫著他的腰際，輕咬他的乳頭，繼

續往下親吻，蹭了蹭殺無生的陰毛，含住他的性器。凜雪鴉的白髮鋪散在殺無生的胸膛，披上

他的鎖骨，與他的髮搭在一起。殺無生抬起腰，讓自己的陰莖給凜雪鴉含到喉頭深處。凜雪鴉

的舌靈巧地撩弄殺無生陰莖的每一處，褪下他的包皮，吸吮他柔嫩的龜頭，手指同步玩著殺無

生的陰囊，令殺無生不自禁雙腿岔得更開，凜雪鴉伸手撐住他的膝窩，將殺無生雙腿往肩膀推

，舌頭滑過殺無生的會陰，開始舔他的洞口，這刺激令殺無生的陰莖變得更硬，他爽快得呻吟

起來，快速撫弄起自己興奮得發紫的陰莖。 

聽著殺無生喘息聲的變化，凜雪鴉抬起頭，挪動身子跪立殺無生面前，握著自己也完全勃起的

陰莖，命令著：「含住它。」在欲望高張的此時他的紅色眼睛比平時更冰冷，見殺無生沒有動作

，凜雪鴉笑得無情：「不會嗎？還是不敢？」說著他捏著殺無生的下巴要把性器塞進他嘴裡，殺

無生反抗著嘴巴不肯張開，凜雪鴉抓住他的後腦勺沉聲道：「記得我剛剛怎麼做的嗎？不要用

牙齒。」他的性器頂著殺無生的嘴脣，滑向他的臉頰，再次碰觸嘴脣的時候殺無生伸出舌頭舔

了性器頂端的馬眼。 

像是不服氣地，殺無生比凜雪鴉先前更仔細地含住凜雪鴉的龜頭，舌尖描過龜頭底的皺摺，沿

著莖身勾畫到陰囊，同時他的雙手摸著凜雪鴉的大腿內側，掌上的劍繭刮得凜雪鴉顫了一下，

殺無生的手繞到大腿外，手指撩過凜雪鴉的陰囊、會陰，扣進他的臀縫，指頭在洞口打轉。凜

雪鴉低吁一聲，應是十分受用，殺無生舔著他紅透的陰莖壓得貼上小腹，馬眼開始分泌液體，

殺無生吃掉了那些液體，但把凜雪鴉的性器舔得更溼，手指也直接伸進了凜雪鴉的孔穴，他興

奮得背脊全是汗。凜雪鴉伸手阻止殺無生在他洞口作亂，輕啃他的手指。殺無生臉上淨是不

滿。 

「不是很快活嗎。做什麼停下來？」 



「沒想到鳴鳳決殺不只對使劍有天分，還是頭這麼有悟性的小野獸，讓我很期待——不過今天

還不要。」凜雪鴉伏身依偎殺無生，彷彿多情地抱住他，從枕下拿出木盒，膝蓋頂開殺無生的

雙腿，將乳膏塗進他的洞口，兩指進去得很順暢，但裡面絞緊他手指，退出反而費力，凜雪鴉

低笑著，手指淺淺抽插，觀察殺無生被欲望逼到極限的表情。凜雪鴉沒打算只這麼折騰殺無生

，他抽出手，把乳膏也抹在自己性器上，並不溫柔地插進殺無生的身體。不知道是想讓殺無生

熬不住還是自己把持不了，凜雪鴉的動作狂亂猛烈，然而殺無生相當得趣，笑了起來。 

「奉還給你的時候會更厲害的，做好覺悟吧。」 

  
 


